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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罗《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》中黛尔的性别述行
祝明媛

东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，辽宁沈阳，110819；

摘要：爱丽丝·门罗 2013 年获诺奖催生了“门罗热”，但其自传性质作品《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》却尚未引

起学界充分重视。通过聚焦作品女主人公黛尔的性别身份形成过程，剖析各类权力话语主体如何通过重复引用

性别规范建构黛尔的性别身份，探究黛尔在面临性别述行时如何质疑性别规范、颠覆性别述行，揭示出黛尔性

别身份的流动性及其主体性建构过程，阐明门罗如何打破西方男女二元对立与固定的性别范畴，彰显其性别身

份流动性的性别观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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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丽丝·门罗是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加拿大女性作

家之一，其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《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》

描述了女主人公黛尔·乔登在 20世纪 40年代的加拿大

小镇弗莱兹路的成长历程，探寻了女性身份、母女关系

等主题。小说一经出版便获得了加拿大书商协会国际读

书年奖，也因其自传色彩成为研究门罗创作背景的重要

作品。国内外学者对该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女性主义

视域。耿力平不仅阐明了第一人称叙事策略对揭示作品

女性主义主题的重要作用
[2]
，还阐释了门罗的辨证女性

观
[3]
。刘意清和李洪辉揭示了门罗对传统性别局限的超

越
[4]
，吕晓菲探究了门罗对人类中心主义哲学的反思

[5]
。

现有研究对黛尔性别身份建构的专门探究仍然较

欠缺。后女性主义思想家朱迪斯·巴特勒提出了性别述

行理论，将性别定义为“对身体不断地予以风格/程式

化，是在一个高度刻板的管控框架里不断重复的一套行

为，它们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固化，产生了实在以及某种

自然的存有的表象”
[6]100

，以此否定性别的纯自然特性，

认为性别是通过行为的不断重复而述行的社会角色。在

作品中，各类权力话语主体通过反复引用社会规范参与

黛尔的性别建构，黛尔为探寻性别身份的抗争导致了性

别述行的失败。通过将《女孩与女人们的生活》置于性

别述行理论的视域下，探究黛尔成长过程中的性别述行

及其身份建构。

1 黛尔的性别述行

1.1 通过召唤参与性别述行

巴特勒指出，询唤可以将婴儿从‘它’转变为‘她’

或 ‘他’，女孩由此‘被女孩化’，
[7]
命名过程由此对

主体具有述行作用。作品中，玛德琳身体的隐形并未让

她逃离言语召唤的命运。她在班尼叔叔的信中被赋予男

权社会渴望的女性形象，作为“某女”和“单身母亲”

存在。在婚后，她的身份立刻变成了普尔太太，如班尼

叔叔所言，“不是豪威小姐，是普尔太太了”
[8]18

。玛德

琳从未拥有独立的身份，而是通过其男性身份的不在场

来反映其身份。由于玛德琳种种看似疯狂的行为，班尼

叔叔将她称为“疯女人”，小镇上的人将其称为“悍妇”、

“野猫”，黛尔的父亲将她评价为“不是一个特别适合

过日子的人”
[8]24

。玛德琳身体的缺席并未阻止她被建构

为各类女性性别角色的命运，男性通过引用性别规范，

将女性定义为贤惠顺从的“屋中的天使”形象，当玛德

琳未能满足该要求时，她便变成了“悍妇”般的“阁楼

上的疯女人”，这些言语述行凸显了男性将社会规范强

制施加给女性，从而参与性别规范制定的权力运作机制。

1.2 权力话语主体参与性别述行

巴特勒指出，“性别的实在效果是有关性别一致的

管控性实践，通过操演生产而且强制形成的”
[6]83

。在管

控性实践过程中，各类权力话语主体发挥着重要作用，

推动二元性别关系生产和性别等级的建构。各类权力话

语主体都参与了黛尔的性别身份建构，企图对她进行性

别规训。黛尔父亲和班尼叔叔对女性的价值进行了无情

地批判，声称“有一个那样的女人在身边应该是很方便

的”、“问题是要娶个胖的好还是瘦的好啊？胖的一定

会做饭，但是可能会吃的很多。不过特别瘦的也有能吃

的，很难说。”
[8]13

。他们的谈话物化了女性，将女性看

作交易的商品，这反映了男性作为权利主体对女性的压

迫与剥削。面对该言论，黛尔母亲艾迪指出，“你好像



当代教育与艺术 Anmai/安麦 2026年 2卷 1期

260

是在买奶牛”
[8]13

，揭露了男性对女性身体的物化。在班

尼叔叔与玛德琳的婚姻中，玛德琳更是成为了班尼叔叔

与玛德琳哥哥之间的交易品，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发言

权。正如巴特勒所指出的，女性在婚姻中没有身份，只

是一个关系条件，确保姓氏的再生产以及男性宗族间象

征性的结合。

1.3 制度性话语参与黛尔性别述行

巴特勒指出：“性别化意味着臣服于一整套社会规

则，让指导着那些规则的律法不止成为一个人的生理性

别、社会性别、快感与欲望的形成原则，同时也成为诠

释自我的解释学原则。”
[6]212-213

。报纸等作为制度性话

语的产物，通过各种方式参与黛尔的性别意识建构，强

化传统的性别范畴。报刊杂志里充斥着攻击女性的内容，

“把孪生女孩喂给猪吃的父亲”、“一妇女生出猴孩”

等内容，都将女性置于低劣的位置，向黛尔灌输着女性

“他者”的思想，让黛尔无意识地接受性别规范，黛尔

由此内化了传统的性别规范，被动地认可了女性性别刻

板印象，努力按照男性的意志操演性别身份。黛尔在舞

会上与男人跳舞时，她努力地附和着，为了挽留舞伴而

将自己伪装成他渴望的对象的样子，担心自己一个不及

时的表情便会让舞伴离开，在舞曲结束后，黛尔因为自

己有一个男人在身边而自豪
[8]217

。黛尔对舞伴的附和反

映了她对男权的屈服，她对性别规范的重复和模仿，以

及黛尔在男权社会性别文化规范的压迫下其主体性的

丧失。

2 黛尔对性别述行的挑战

2.1 质疑社会权力规范

黛尔通过质疑权力规范挑战了性别述行。黛尔要求

上帝回应自己祈祷来证明自己的存在，这象征着黛尔对

西方信仰体系的质疑。为了找到上帝存在的证据，黛尔

向上帝祈祷周四可以不用去给缝纫机穿线，尽管她最终

的确因为缝纫技术太差而侥幸不用穿线，但她质疑上帝

在其中的作用。随后，黛尔不断地在弟弟欧文身上、在

母亲身上进行实验，但仍然不能找到证明上帝存在的确

切证据。在耶稣受难节，尽管黛尔坐在教堂里想象耶稣

的痛苦，但她却始终充满质疑，“耶稣的痛苦真的那么

沉重吗？”“为什么上帝要憎恨他创造的一切？”“如

果他憎恨，为什么要创造？”
[8]127

最后，黛尔甚至开始

讨厌耶稣。黛尔在梅杰的死亡中看到了宗教与生活的冲

突——祈祷并不能阻止梅杰的死亡，因此上帝并不存在。

黛尔对上帝这一信仰体系的质疑反映出她对宗教权威

及其所代表的权力规范的质疑，她对宗教的否定使得其

性别意识觉醒具有了启蒙般的色彩，在挑战传统规范的

同时，她的主体意识也逐渐开始觉醒。

2.2 通过语言反抗性别规范

黛尔还通过语言作为媒介反抗传统的性别规范，母

亲艾迪对她产生了深刻影响。艾迪虽然承担了传统性别

规范赋予女性的责任，但她从未放弃对自我的追求。正

如黛尔所记叙的，“母亲没有放弃任何事情”
[8]88

。艾迪

对自我的坚持体现在她对写作和知识的痴迷。尽管卖百

科全书的路程充满艰辛，但她却从未放弃；她坚持给报

纸写信，探讨地方问题、教育和妇女权利、反对学校必

修宗教课等男性话题。在艾迪的影响下，黛尔爱上了写

作，并开始思考——艾迪最终只能以“我母亲”的身份

为结局吗？
[8]94

黛尔的问题不仅是对女性身份和命运的

思考，更是对传统性别秩序的诘问：所有女性的最终命

运都仅仅只是成为一位母亲吗？这一问题反映出黛尔

意识到了女性在传统秩序下天分被剥夺、自我价值被否

定的现实处境，展示出巴特勒所描述的女性在男性创立

的语言语境里言说的述行矛盾——在语言上确立一个

自我，而这个自我却无法在语言里存在，女性无法在男

性创立的语言体系里建构自身的性别身份。
[8]55

2.3 通过变装挑战性别规范

巴特勒指出，女性能够通过变装对性别述行作出回

应，变装作为性别戏仿的途径，能够将性别范畴去自然

化，批驳霸权文化关于本质主义性别身份的主张。黛尔

在听到意大利父亲卖女儿的故事后，开始了变装表演，

她换上母亲的人造丝晨衣，在镜中观察着自己，想象着

被买卖的女孩，想象着弗莱兹路尽头的三个妓女，想象

着张伯伦先生看见自己裸体时的情景。这一行为与黛尔

曾经认为睡衣无法遮挡女性大腿的想法大相径庭。曾经

讨厌睡衣的黛尔反映了她在男权社会下对性欲的强烈

羞耻感，而如今的黛尔则展现了性别意识逐渐觉醒后的

独立个体形象。此外，黛尔像男孩一样玩毛虫、画裸体

女人等行为，体现出她对男性气质的戏仿。据此，反观

黛尔始终无法学会缝纫这一事实，是否反映出她对性别

分工的拒绝？黛尔拒绝继承克雷格叔叔的手稿，是否体

现了她对男性话语的否定？戴尔想要虐待死去的老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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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欲望，是否暗示了她渴望打破男性权威的意识？黛尔

在对男权社会规范提出质疑的过程中，其性别意识也逐

渐觉醒。

3 黛尔性别述行的失败及主体性建构

3.1 性别述行的失败

巴特勒指出，女性主义的关键任务是找出颠覆性别

规范的策略，通过介入性别规范的建构，发掘挑战这些

实践的内在可能性
[6]299

。黛尔在面对杂志文章对男女不

同思维的描述时，直言“我想要男人爱我，同时当我看

满月的时候，我渴望想象着宇宙”
[8]210。

当读到“你想要

做男孩是你的问题吗？”等内容时，黛尔坚定了自身的

想法：“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做个男孩子”
[8]210

。黛尔的

行为及心理反映了性别规训的失败，黛尔不仅否认了性

别规范对女性形象的建构，还通过反对性别刻板印象明

确了自身的主体地位。此外，在与克里夫接吻时，黛尔

觉得他的舌头是抹布；在与他讨论妇女平权时，戴尔感

受到了责任感，反对克里夫代表的男性观点；在见到内

奥米的父亲时，曾经作为权力象征的男人此刻却让黛尔

觉得像一具复活的尸体。在与男性交往的过程中，黛尔

逐渐从渴望男性认同的从属地位，变成了否定男性权威、

批判质疑男性主体地位的超越地位，这反映出男性权力

企图将黛尔述行为男性附庸品的失败。

3.2 黛尔的主体性建构

黛尔真正实现自身性别身份认同是通过她与性的

三次尝试所达到的。在目睹张伯伦先生自慰时，黛尔认

识到了人类的“脆弱、可笑和幼稚”
[8]195

，这一认识使

黛尔打破了对张伯伦先生俄狄浦斯般的依恋与性幻想。

在与杰里交往时，黛尔与他进行思想上的争论，感受到

了强烈的自我意识。在弗雷奇试图给黛尔受洗时，黛尔

坚定的反抗让她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，意识到弗雷奇所

拥有的权力都是自己给予的。这一认识不仅标志着黛尔

对女性权力的崭新认识，也让她体会到了女性在面临压

迫时的主动地位。此后，黛尔感觉自己“重新拥有了世

界”、感觉到了“原来的自我”
[8]272

，这一象征性的时

刻标志着黛尔自我意识的觉醒，黛尔由此建构了自身的

性别认同与主体性。通过反对性别规范的重复述行，黛

尔反抗了传统规范对其身体的规训性生产，实现了对个

人身份和主体性的追寻。最终，黛尔成为了一名作家，

找到了“真正的生活”
[8]273

，即可以通过女性书写建构

女性话语与主体性的生活。

黛尔作为一名女性，在其成长过程中与弗莱兹镇这

个男权社会与二元性别体系缩影的小镇中的各类性别

规范进行了不断地互动：一方面，各类权力话语主体通

过引用传统的性别规范，企图参与黛尔的性别身份建构；

另一方面，黛尔通过语言和变装等手段不断地对性别述

行进行挑战，拒绝权利主体对其性别身份建构。最终，

在性别述行的过程中，黛尔同时具备了男性气质与女性

气质，体现了其性别身份的流动性特征，促成了性别述

行的失败，黛尔也逐渐明确了自身的主体性，形成了自

身的性别身份认同。通过黛尔这一女性角色，门罗探究

了女性在性别身份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性别述行，以

及女性如何在面临性别述行时保持自身的主体性、积极

建构自身的性别身份。通过黛尔的成长历程，门罗对性

别身份的自然性质与社会性质进行了反思，揭示出性别

身份并非某种固定不变的或与生俱来的属性，而是在社

会文化中不断被述行的产物，因此应该以动态的眼光看

待性别身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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